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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岁了，法
国人约翰·克拉雷
还 没 赢 过 一 场 比
赛。在他 41 岁零
30 天，人生中第一
次登上冬奥领奖台
时，得到的也是一
块银牌。
　　北京冬奥会高
山滑雪男子滑降比
赛中，克拉雷在一
众 夺 牌 热 门 中 第
19 个出场。在出场
排位越靠前越有可
能滑到更好雪况的
比赛里，这不是一
个有利位置。已经
完赛的，有当时已
手握冬奥两金的奥
地利人马蒂亚斯·
迈尔，有本赛季世
界杯滑降积分领头
羊、挪威人亚历山
大·希 尔 德 ，有
1997 年出生的瑞
士新秀、本赛季分
站赛冠军拿到手软
的马尔科·奥德马
特，还有暂列第一
的瑞士人贝亚特·
弗兹……
　　他们都比克拉
雷年轻。甚至在本
届冬奥会高山滑雪
的所有运动员中，
都没有几个人比他
更“老”了。
　　在克拉雷已经
足够长的运动生涯
里，他从没拿过第
一。1996 年，他就
开始参加国际雪联
旗下的赛事了，首
场比赛排名第 32，
冠亚季军都是“70
后”。他还年轻。
　　 2003 年，他
第 一 次 参 加 世 界
杯。一个赛季下来，
总积分排名 140 位。没事，他还年轻。
　　 2010 年，他的首次冬奥会没能完赛，没
事，还算年轻，年轻……
　　时间就这样滚滚向前。从少年到“经验丰
富的老将”，克拉雷确实已经成了世界高水平
运动员，但离顶尖总是还差那么一点。所有比
赛，正常发挥也就是进前十，每隔一两年才能
站上一次某个分站赛的领奖台；所有年度排
名，好的时候十几名，差的时候几十名，摇摆
不定；2013 年，他成了世界上首个在比赛中
滑行瞬时时速突破 160 公里的高山滑雪运
动员，但那没能给他带来一块奖牌；奥运会，
三 次 了 ，最 好 成 绩 是 平 昌 的 男 子 滑 降 第
18 ……
　　“大概 35 岁之后，我对我的事业产生了
怀疑。”克拉雷说。
　　他的主项是高山滑雪中危险系数最高的
滑降项目，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每次的瞬时
滑行速度都会突破 100 公里。没有“护盾”的
血肉之躯在雪面上达到那种高速时，他就会
感到耳压有变化，甚至耳鸣。而大多数高山滑
雪运动员的生涯“标配”——— 十字韧带受伤，
他也早早在二十几岁时经历了。
　　但那又怎样呢？磨难之后就必有回报吗？
　　“后来我想，我要一年一年地做决定。”这
个已经开始被人频繁关心何时上演谢幕演出
的男人说，如果一年下来觉得自己还能比，就
再比比试试。“如果我最终赢了一次，那很棒。
如果没有，我也已经做了很多美妙的事。”
　　接下来，大放异彩的转折没有突然降临，
但北京冬奥会前，克拉雷的世界杯滑降年度
排名已经连续三个赛季进入了前十。2019
年，瑞典世锦赛，38 岁的他第三次参加世锦
赛，拿到了生涯第一块国际大赛的奖牌———
一块银牌。
　　后来他说，是这块银牌，让他下决心撑到
北京。
　　北京延庆，2022 年 2 月 7 日，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41 岁的克拉雷出发。前两个计时
点，他排名第四。第三个，他已经排到了第一。
　　“我只是一直在冲，冲得非常狠，冒了很
多险。”克拉雷后来说，他自己看不到计时器
和排名，“但我知道我滑得很好，有时你不确
定自己很快，但有时候你就是知道”。
　　冲过终点，1 分 42 秒 79，排名第二。
　　他还是没赢。但赢，对他来说已经不是最
重要的事。
　　“不管你是 20 岁还是 41 ，这都不重要。
这是块奥运奖牌啊，这已经是很美好的回忆
了。”
　　他成了冬奥史上年龄最大的高山滑雪
奖牌获得者。所有人都在追问，是什么激励
他走到了现在，他不觉得回报来得晚了一
些吗？
　　“我不觉得晚，我妈妈一直都还叫我‘年
轻的男孩’呢。”这个 41 岁的“男孩”，脖子上
挂着人生中第二块国际大赛奖牌。他说：“我
妈妈说，我小时候做成什么都比别人慢一点，
学走路、学说话、换牙，包括后来结婚。”
　　“好像，我的运动生涯也是这样。”
（记者王沁鸥、马邦杰、刘扬涛、卢羡婷、夏子麟）

新华社北京延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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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2 月 15 日电（记者和
苗、付一鸣）带着北京冬奥会夺得铜牌的美好回
忆，瑞典冰壶运动员阿尔米达·德瓦尔本周回到
瑞典重返工作岗位。如果不出她的预料，她的邮
箱收件箱很可能爆满。
　　近日，这位 24 岁的自动化和软件工程师
向公司提出书面请假的申请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疯传，德瓦尔凭借她在工作与体育运动上非凡
的平衡能力在社交媒体上一度冲上热搜。
　　“当朋友告诉我我在中国的微博上走红时，
我很吃惊，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才发现自己真的

‘走红’了。”德瓦尔兴奋地说。
　　冲上热搜的是德瓦尔邮箱的自动回复：自
己（目前）请假参加北京冬奥会并将于本周回
到工作岗位。简单一条邮件自动回复反映了德
瓦尔“举重若轻”的态度，“仿佛请假参加奥运
会就是件很平常的小事”，中国网友纷纷为她
点赞。
　　德瓦尔兴奋地对新华社记者说，北京冬奥
会给了她太多惊喜，给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自
己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
　　德瓦尔说，她要对冬奥村、体育场馆、国际

氛围，以及举办方有序的组织、对疫情的出色
处理点赞！当然，最重要的是，举办方为比赛
创造的完美条件使她印象深刻。
　　德瓦尔和她的队友、31 岁的冰壶老将奥
斯卡·埃里克松是首批抵达北京的瑞典运动
员之一。但由于行程紧张和之前参加其他赛
事的疲惫，她选择通过电视观看冬奥会开
幕式。
　　“我在体育场附近的公寓里观看了烟
花。”她激动地说。
　　当她的其他队友抵达后，他们中的一些
人和她一起住进了五居室公寓。
　　“冬奥村很棒，维护得很好，我和其他三
名队友合住的公寓也是如此。和来自世界各
地的运动员们在一起的氛围非常好。”德瓦尔
回忆道。
　　她说，“非常享受”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举办方为运动员们营造
了安全的竞技环境。比如，她对“有机器人在
闭环区域扫描体温”赞赏有加。
　　“冰立方”，即国家游泳中心，是冰壶比赛
的场地。它是由 2008 年夏季奥运会的“水立

方”改造而来，也是闭环“气泡”中的一部分。
那里的环境和气氛也给德瓦尔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场馆真的很酷。它很大，有很多块大屏
幕实时更新战况。此外，场地的冰质也非常
好，又光滑又稳定。”她说。
　　这样完美的条件保证了公平竞争。在季
军争夺战中，德瓦尔和埃里克松以 9：3 击败
英国队，为瑞典队夺得冰壶混双铜牌。
　　目前其他瑞典冰壶运动员仍在北京，德
瓦尔却已返回瑞典的工作岗位。
　　“我的目标是做一名职业冰壶运动员。”
她说，但又解释说，在瑞典这个职业并不能像
在许多其他国家那样得到诱人的薪水。
　　“我也意识到，一旦我的运动生涯结束，
我需要做其他的工作。幸运的是，我的雇主对
此非常理解。”她说，此次请假备赛并参加冬
奥，她从雇主那里得到很大支持。
　　德瓦尔说她很高兴能够在社交媒体领英
上为自己加上“奥运奖牌获得者”的标签。“我
意识到很多人赞赏我在工作与运动之间的平
衡。能够激励人们追求梦想的感觉很棒！”

请假参加冬奥会的瑞典女工程师“返岗”了
　 43 岁的年纪，卡洛斯·
梅德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代
表加纳——— 非洲西部的一个
国家。尽管他在 13 日的高山
滑雪男子大回转比赛中未能
完赛，结束了短暂的奥运之
旅，但他仍然充满斗志。
　　梅德出生在加纳，在他八
九个月大的时候就被一个瑞
士家庭收养，自幼生活在一个
有雪的小村庄，滑雪成了他成
长路上自然而然的选择。
　　在瑞士，冬季项目非常
盛行，世界顶级运动员层出
不穷。作为一名滑雪业余爱
好者，梅德从没想过有一天
能以滑雪运动员的身份参加
奥运会。四、五年前的一天，
朋友不经意的一句话，敲开
了他的心门：“你可以争取奥
运参赛资格，为加纳比赛！”
　　就在平昌冬奥会开幕前
不久，梅德开始了他的“疯狂”
计划，首先要拿到国际雪联认
证，然后是在奥运资格赛中攒
够积分，“当时我只有 6 周时
间，这显然不够，但我发誓要
再试一次。”
　　四年后，梅德如愿拿到
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
在 2 月 4 日开幕式现场，梅
德高举加纳国旗，走进流光
溢彩的“鸟巢”体育场。他是
加纳队唯一一名参赛选手。
　　在过去四年里，梅德一边
为北京冬奥会努力备战，一边
在欧洲寻找年轻的、与他有着
相似背景的加纳人，希望组建
一支年轻的加纳队，共同征战
奥运会。“凭借我过去几年的
经历，我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

基础，让他们更容易地走上参赛之路。”梅德说。
　　遗憾的是，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北京的梅德，
仍旧只能上演“一个人的独角戏”。“在我身后没
有联盟，也没有教练。”梅德说，“我是个业余爱好
者，其实我没有目标，我只是想好好表现一下。”
　　 13 日，梅德亮相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
燕”，他在第一轮滑行中出现失误，提前结束比赛。
　　代表加纳队参加冬奥会，对于梅德来说愿
望已然实现，但他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在冬季运
动比赛中，为加纳升国旗！“加纳人分布在世界
各地，我希望能够激励一些年轻人，为加纳做一
些事情。”梅德说：“追随梦想，努力工作，你可以
实现一些了不起的目标。”
　　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年龄只是个数字。梅德
说，他已经为加纳滑雪联盟的建立打好了基础，
同时也希望推动非洲大陆滑雪联盟的成立。“希
望未来从北非到南非能有五六个滑雪场，给年
轻人提供更多滑雪机会，这是我的梦想。”

（记者卢羡婷、王沁鸥）
新华社北京延庆 2月 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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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萨拉热窝 2 月 16 日电（记者张修
智）米尔扎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担任波黑代
表团旗手，他说，自己的奥运处子秀，简直就是
一场梦幻之旅。
　　因为开幕式上一个调皮而迷人的眨眼睛表
情被电视直播镜头捕捉到，这位高大、帅气的波
黑男孩转眼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网红”，还
被粉丝们赠予“米宝”的昵称。
　　“去北京之前，我在 Instagram 上有大约
900 名粉丝，而现在超过了 29000 名，这太疯
狂，也太令人开心了，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长。”
几天前回到萨拉热窝的米尔扎难掩兴奋地对新
华社记者说。
　　尽管在雪橇比赛项目上只取得第 34 名的
成绩，但回到家乡的米尔扎仍然受到热烈欢迎。
　　当日，米尔扎的父母、两个弟弟以及整个社
区的人，站在他家所在公寓大楼的入口处，挥舞
着一面巨幅波黑国旗和海报，用欢笑与热烈的

口号将米尔扎包围。
　　“我的三个儿子都是运动型的，他们总是渴
望尝试不同的运动，游泳、柔道、手球、篮球、足
球、滑冰和滑雪，样样都喜欢。”米尔扎的父亲丹
尼斯骄傲地说。
　　“米尔扎 14 岁时就爱上了雪橇。”丹尼斯
至今清楚地记得儿子与雪橇结缘的时刻。七年
前的夏天，应朋友之邀，一家人前往萨拉热窝附
近的特雷贝维奇山游玩，那里的雪橇跑道是为
1984 年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而修建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波黑战争中遭受破坏，2014 年
进行了部分翻修。
　　“刚一接触雪橇，米尔扎就感觉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运动。”丹尼斯回忆说。
　　爱上这个令自己肾上腺素激增的运动那一
刻，也是米尔扎与北京冬奥会缘分的开始。然
而，米尔扎走向北京冬奥会之路并不平坦。
　　受经济条件限制，波黑政府的体育投入不

多。米尔扎与教练每年只能得到萨拉热窝州
政府提供的 4000 波马克（相当于 16000 元
人民币）训练经费。多年来，米尔扎一直用的
是一副旧雪橇。直到北京冬奥会前夕，散居在
美国和欧洲各地、为米尔扎的才华与热情打
动的波黑侨民，集资为他买了一副新雪橇，才
解决了米尔扎的基本装备问题。
　　最揪心的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前的一个
月，米尔扎在拉脱维亚训练时受伤，一个星期
无法走路，这让家里人和教练都捏了一把汗，
以为米尔扎可能要无缘北京冬奥了。
　　 2 月 4 日，当手举波黑国旗的米尔扎满面
春风地出现在北京“鸟巢”时，围坐在萨拉热窝
家中电视机前的家人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
　　“心花怒放，灵魂充实。”父亲丹尼斯用诗
一般的语言描述那一刻的感受。
　　没拿到奖牌，不意味着空手而归。相反，北
京冬奥之旅，给米尔扎留下满满的美好回忆。

　　“在冬奥村，无论何时，你遇到的每个工
作人员，都是微笑着的。让你感到如在家中。”
米尔扎感慨地说。
　　一向愿意尝试新事物的新科“网红”米尔
扎，到北京的第四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
一段中文视频，表达心声。“我爱你们，我爱中
国，感谢你们的爱与支持。”视频中，米尔扎充
满感情地说。短短两天内，这段视频就收获了
逾 12000 个赞和 7700 条评论。
　　如此短暂的时间，如此丰盛的情谊，这一切
让米尔扎感到奢侈。粉丝们的热情，有效地消除
了米尔扎因比赛成绩不理想而带来的失意感。
　　北京冬奥行，也为米尔扎提供了向世界
展现自己国家风貌的良机。
　　“我很高兴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雪
橇运动员交流。按照奥运会的惯例，我们交换
了徽章。我必须得说，我们的徽章很受欢迎。”
米尔扎表示。

波黑旗手：北京冬奥会让我成了“网红”

霍尔：不以“数不清的翻转”取胜，这个“两圈半”不简单
  新华社河北崇礼 2 月 16 日电（记者卢星
吉）当美国选手亚历山大·霍尔在北京冬奥会自
由式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的第一滑中拿
下全场唯一超过 90 的高分时，云顶场馆群媒体
工作间里传来了几声惊叹———“why”（为什么）？
　　霍尔第一滑的最后一个跳台动作，在实时
成绩公报系统上留下了一串特立独行的代码：
r-DC-10-Pr-1（正滑右转两个偏轴转体
1080，接反转 180）。两个相反的旋转抵消后只
剩 900 度，如果不仔细看回放，他似乎只翻了

“两圈半”。然而，裁判给出了坡障项目中“天顶
星”级别的赛段分，9.45 分！
　　北京冬奥会临近尾声，世界各地的观众早
已被苏翊鸣、谷爱凌等高手的精彩表现，充分

“科普”了什么叫做“滑雪公园类项目”（单板和

自由式滑雪中的坡面障碍、U 型场地以及大跳
台项目）的顶尖难度。
　　在众多让人数不清圈数的翻转 1800、1620
度动作面前，只包含两个偏轴转体的 1080 ，乍
一看很逊色，但凭什么霍尔却获得了格外垂青？
　　电视和社交媒体上反复出现的慢放画面解
答了这一疑惑。已在空中翻转了 1080 度的霍
尔，按势头本该要做出一个 1260 或者 1440 动
作，但此时，他突然凌空“定格”了；随后，他“神
迹”般地向反方向把躯体转动了 180 度。
　　“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上的竞争正越来
越变成旋转周数的竞争，当然，我也是这一趋势
中的一员。但我也常常问自己，能不能做一些不
一样的事情？”这名新晋冬奥冠军说道。
　　“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我做到了，说实话

我都没想到自己能成功着陆。我向世界展示
了这项运动的创意和风格，我们的思维不能
被困在比赛本身！”
　　霍尔并不是不能靠“转圈”取胜。事实上，
他本人就保持着男子自由式滑雪的最高旋转
周数纪录，曾在一场世界极限运动会大跳台
比赛中做出 2160 度旋转。
　　但当站上北京冬奥会男子坡障决赛起点
时，霍尔已将自己曾经的成就，和对于比赛中
会获得何种分数的顾虑，全部置之度外。
　　“裁判把我放在第一位也好，把我放在第
12 名（决赛中总共有 12 名选手）也好，我都
不会太在意，我只是想打破一些固定认知，把
自己觉得最有趣的动作展现给大家。”
　　霍尔获得了第一名！与此同时，一个新的

动作出现了，自由式滑雪的“风格”再现了，北
京冬奥会见证了这一标志性时刻。
　　公开资料显示，除了参加专业滑雪比赛
之外，霍尔还是一名街头滑雪达人。他出生在
美国阿拉斯加州的费尔班克斯，成长于瑞士
苏黎世，目前正在美国犹他州上大学，一直生
活在各种著名“雪乡”。在大雪之后，霍尔和朋
友们经常利用街面的积雪，借助护栏、花坛、
围墙等“道具”，进行花式滑行。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新华社记者
问道，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他对自由式滑雪
的理解时，这位有些腼腆的大学生运动员说：

“我喜欢滑雪中的随机性，无论是在（自然界
的）深粉雪中，还是在城市的街道上。在我的
理解里，这项运动关乎创造力和表达欲。”

  ▲ 2 月 8 日，瑞典队选手阿尔米达·德瓦尔在比赛中。当日，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冰壶混双铜牌
赛比赛中，瑞典队以 9 比 3 战胜英国队获得铜牌。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